玛  暖  


                   范丹丹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一）

延河镇的夏阳村位置偏僻，经济发展差，最值钱的东西是通向外界的一条水泥路——几年前“乡村道路白色化”的产物。遗憾的是，能在这条路上奔跑的车轮子并不多。整个村人口不到两百，土地却是全镇最多的。因为土地多，被土地捆住手脚的人也比其他村子多。

夏阳村的人不笨，土地怎么能困住夏阳村人的手脚呢？虽然慢了别的村好几拍，夏阳村还是掀起了外出务工潮。男人们背起行囊，告别乡亲，外出打工去了。后来把妻子也带去了，幼小的孩子都甩给了年迈的父母。走的人多了，村子就冷清下来。农忙时，在自家田地上忙忙碌碌耕耘；农闲时，东家串西家，南家走北家，一边磕着瓜子儿或者织着毛线衣，一边谈谈自家屋里的家常，扯扯那些道途听说的村里事儿。这一天天的，不知不觉，过得倒也快，如流水似的。

村里那些被社会学家概括成“留守儿童”的孩子，一日三餐撑饱肚皮后，便依在自家门槛上，望着遥不可触的天空，想着在外边辛苦的父母什么时候回来看看自己。外出打工的村民，每年只在过春节前才赶回来与家人团聚。也有村民为了挣到比平时工资多出几倍的加班费，放弃回家团聚，给家里打个电话问候一下，就算回家了。为了省三两块电话费，话也是能短则短，绝不拖泥带水。在夏阳村一部分孩子的眼里，父母就是赚钱的机器。赚到了钱，寄过来供他们日常开销。因为常年不在父母身边，这些孩子“野”了。性情“野”了， 心也“野”了。打工的父母偶尔回家来，可以明确地感知这份“野”——孩子们不如以前跟他们亲近了。他们在几多伤感里返回打工的城市，寻找到一个理由安慰着自己：孩子还小，不懂外出打工的艰辛。等长大了，自然会懂得外出打工的不易。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二）              

一个夏阳村被划分成六个组。六组村民被村里一条最大的河划成东西两地。东西两端之间，一座古老的拱形小石子桥连接着。桥下就是村里最大的河——阳蜜河。关于河名的由来，村民们不得而知。据村里年长的老者说，很早以前，在太阳光照射下，河水会甜得像蜂蜜一样，因此取名阳蜜河。现在的阳蜜河早已经浑浊不堪，水藻密布。没有人品尝过蜂蜜一样甘甜的河水，也就无从去甄别传说的真假。好在现在的夏阳村，每家每户都安装了自来水，阳蜜河的饮用功能早已退化。

玛暖的家就在这个村子的河东面。方圆几里，几户平房的人家中间，凹出来的红瓦绿墙、圆顶的小楼，就是玛暖的家。玛暖，二十四五岁，是这村唯一上过大学的女孩子。大学毕业后，回到家乡做了一名教师。这本该是件值得高兴的事，可玛暖却有些凄凉和感伤。

每天从家到学校，从学校返回家，这一路上，都得路过村间小道和村民们的房舍前。早晨，她沿着带有清鲜的被露水浸过的泥土气息的乡间小道，骑着单车去学校上班。途中，她会看见许多村民家的孩子，有的坐在门槛上，发呆似的望着路上匆匆行走的人们；有的在自家院子中，一圈一圈围着院子转；还有的，几个孩子围在一起，光着上身在田间小道中相互嬉闹地戏耍着，奔跑着。这些孩子大多数是父母在外打工的，已经到了上学的年纪，但一直没有去上学。也许是孩子不愿意上学，也许是父母或者家人忽略了，也许年迈的老人们觉得镇上的小学离村子远，不方便接送孩子——不管出于哪种可能，反正玛暖在学校没看见过他们。村子里还有几个残疾的孩子，住在阳蜜河西面。玛暖也只是听说，从没见过他们。

牧子就是玛暖经常会碰到的孩子，今年七岁，到了上学的年龄，却迟迟没来上学。这天，玛暖像平常一样骑着单车往学校的方向赶去，经过村间小道时，又碰到了牧子。玛暖便从下了单车，等着牧子朝她的方向过来。牧子经过，看玛暖在路边停靠着，便走上前主动与她搭讪：“玛老师，您在等客人啊。”说话的声音很轻，很脆。

“在等你啊。”玛暖冲着牧子笑，“你有时间和我聊会儿天吗？”

“当然可以啦。”牧子有些惊喜地望着她。

“那我们边走边聊吧。”她推着单车说着，语气清婉和气，似乎在同他商量。

牧子连连点头。

“你今年七岁了吧？”

“嗯，是七岁。”他停顿了几秒，像忽然想起了什么事情一样，用诧异又疑惑的眼神望着她，问：“咦？玛暖老师，你怎么知道我今年七岁了呢？”

“猜的呗。”玛暖微笑地朝他眨眨眼。

“哇哈哈，玛暖老师，你眼力真高。”牧子兴奋道。

“我问你一件事呗。”玛暖说。

“什么问题？只要俺知道的，就都会告诉您的。”牧子露出一副淘气的样子。

“你和这里的小朋友们，年龄相仿，都是应该上学的年纪，为什么我在学校里就没看到过你们来报到入学呢？难道是你们不想上学吗？还是什么原因呢？”玛暖问道。

“哦，原来是这问题。玛暖老师，我不是不想上学，明年就能上学啦。他们也一样，都想上学。只是，在等待着。”

“等待什么？等待你们爸爸妈妈回来吗？”玛暖疑惑地问。

“是呀，等待爸爸妈妈回来接我们。我们想去外地上学。”牧子说道。

“为什么想去外地上学呢？本地的学校也很好的，而且每天都可以回家的。”玛暖更是疑惑。

“因为我们想和爸爸妈妈在一起。”牧子说着。

与牧子告别后，玛暖的思绪乱了。她想了很多。她想，以后的夏阳村， 会不会只剩下老人呢？只剩下老人的村庄， 会不会像一座被抽空了的躯壳呢？玛暖摇摇头， 她没有答案。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三）                    

过完春节的夏阳村，没有了孩子们的笑声，没有了孩子们的嬉戏欢闹声，一下子冷清了许多。孩子们都被打工的父母接到外地去上学了。延河镇的那所小学，接收的学生人数越来越少。到后来，每个年级每个班，教室只有五六个孩子，甚至更少。学校终于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。

玛暖的打算，不是去外地，也不是另谋职业。她想留在家乡，一来可以照顾年老的父母，二来她有自己的打算。她想自己着手办一所小学校，专门接收夏阳村里那几个躯体残缺、一般学校不愿接收的孩子，让他们跟正常的孩子一样学习。那是一个需要温暖的群体。暑假过后，延河镇那所小学因再也没有一个学生入学，宣布停止办学。教师们，另谋职的另谋职，去外地发展的都去了外地，只有她留在延河这个小镇上。
玛暖觉得，自己当初作出的打算，过于冲动、草率。为夏阳村那几个残疾孩子办一个小学校，且不说要通过很多程序，还有一个最重要的问题：办学经费从哪里来？是玛暖自己掏吗？她不是大款，也不是功成名就的企业家，她只是一位普通的乡村小学教师，每个月的工资也就那么几千元，除去每个月的开销，所剩不多。再加上现在学校停办，她自己的经济来源都成问题，哪还有能力办学校呢？然而， 想到那些孩子，有些连走路都不能，话都说不清楚，甚至连吃饭都要别人喂……想到这些画面，玛暖的心就隐隐作痛。

可是，她又能怎样呢？为残疾孩子建一所学校， 对玛暖而言， 太像一个梦了， 一个美丽却遥不可及的梦。

后来， 玛暖在延河镇开了家百货超市。超市不算宏大，装修也简简单单，但百货齐全。因为开超市的资金，还是她自己东拼西凑借来的，所以她没招收银伙计什么的。整个超市，从寻找门面开始，到正式营业那一天，这一系列的运行程序，都是她一个人辛苦搞定。总算功夫不负有心人，玛暖还是将超市经营了起来，每天的生意不旺，但也不算差。

玛暖没有同龄人的那种野心，她想要的是一份平静的生活，一份可以支撑平静生活的收入，可以陪伴父母身边，陪他们安度晚年。至于爱情与婚姻，她没有太多的向往，一切顺其自然。她可不想同年龄相仿的女子那样，随随便便把自己嫁了，嫁给那些有钱人，让金钱和所谓的婚姻把短暂的青春埋葬掉。她追求的是相依相靠、相濡以沫的真挚，以及苦难时的不离不弃。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四）                    

这几年，玛暖一直在经营着自己的超市。尽管中间赔了几回，但最终峰回路转，生意是越来越好，赚的钱也是越来越多，还把租的超市门面给买了下来。这其中也有几个因素：一则是延河镇本来超市不多；二则是有超市卖假货，后来关闭了，超市的老板跑到外地谋生去了；再则是玛暖推出了送货上门的服务。这样，超市的回头客越来越多。当初想出送货上门的方法，是因为一次镇上的一位老人来买米油等日常百货。米油笨重，加上老人一把年纪，体力减退，结账付款后，老人刚拿起来，还没走几步，就滑倒在地上了。玛暖连忙将老人扶起。老人叹气道：“老喽，不中用了。连二三十斤的米，都拿不动了。想当年二三百来斤的袋子，我都能背回家……”玛暖问：“老伯伯，您没摔坏哪儿吧？要不，我先带您去医院瞧瞧吧。”老人说，不用了，没事，只是体力退了没力气拿。玛暖想了想，问；老伯伯，让家里人来拿吧。家里还有人吗？老人回答说，家里除了老伴，没什么人。儿子一家子都搬到外地去，很少回来。玛暖沉思片刻后，对老人说：“这样吧，您把所有的东西都放这里，先回家，我中午送过来。请您留下地址和联系方式。”就这样， 玛暖第一次送货上门。也正是这第一次，给了玛暖灵感。 

从老伯伯家回到超市后，玛暖突然思考起了这样一个问题：如今的延河镇已经进入了老龄化社会，空巢老人也在日益增加。平时的日常百货，都是老人们自己出门买回家。硬朗的老人，出门买东西，还好一些。一般的老人，出门磕磕撞撞是在所难免的事。今天是运气好，老伯没摔伤，又本分善良。要是下次碰到喜欢胡搅蛮缠的老人，即使没摔伤，也要纠缠着你。到时候你赔钱不算，还把超市的名声和信誉搞砸了，往后的生意会难做了。生意，主要靠的就是名声和良好的信誉。玛暖千思百量了好几日，最后决定了一个为整个镇上所有的老年人送货上门的方案。
可是，这个方案执行起来，还是有困难的。毕竟，超市只有玛暖一个人经营和管理，现在又多了个送货上门的方案，她一个人怎么忙得过来呢？她总不能把超市门关了，再给那些老人上门送货吧？于是，玛暖想起了小钱。这小钱，是当年玛暖在学校当老师时认识的，也算得上同事。只是小钱的工作在食堂里，每天骑着破旧的三轮车，穿梭于学校食堂和菜市场之间，为食堂采购每日的食材。小钱，本名钱文彬，人如其名，一副文质彬彬的书生模样。小钱毕业于某二三流大学的体育系，曾经在外地当了几年中学体育老师。后来的一场交通事故，让他的腿脚落下了一辈子的残疾，走路一瘸一拐的。他只好辞职回到家乡延河镇，找了这么个差事。玛暖所在的这所小学关闭后，他们也就分道扬镳了。这些年，玛暖在镇上，倒是看到过几回小钱骑着电动三轮车来来去去的，也不知道又在做什么差事。有时候，玛暖想想，命运真是喜欢捉弄无辜的人，小钱就是其中的一个。

晚上，玛暖在抽屉里找出一个黑色的记录本，翻寻着当年记录的小钱家的电话。当手指滑到小钱名字上的时候，玛暖有丝欣喜，照着上面的号码拨了过去，一拨就通了。

“喂，您是哪位？找我有什么事吗？”电话那头传来昔日熟悉而又深沉的声音，玛暖知道，这是小钱的声音。

“哦，是我，玛暖。还记得吗，钱老师？”

“玛暖？是玛暖老师,对吧？”

“对，你还记得我呀？”

“那当然，毕竟曾经认识过一场嘛。你现在都成老板了，镇上的超市越开越红火了。估计以后的延河镇，超市都要被你占喽。”

“哪有！我也只是混口饭吃，没那么大的能耐。你刚才既然说了曾经认识过一场，那我就不绕圈子了。直说了吧，听说你在家日子过得挺清闲的。我想请你来超市帮点忙，不知道你肯不肯？”

“什么？！你说让我到超市帮忙？开玩笑的吧，你现在都是大老板了，还要我帮忙？”

“哎呀，算不上老板，只算自己给自己打工。钱老师，你先听我说，是这样的……”玛暖把自己那天思考的问题以及决定的方案，跟他说了一个具体。

哎呦，玛老师，你这做老板的都开始做善事了，我钱某岂有不帮忙的道理啊！再说我现在在家里闲着也是闲着，帮忙做做善事也不错，正好让老胳膊老腿动动，活络活络筋骨。”

“好，那就明天在超市里等候你的到来。不打扰你了，明天见！”

挂掉电话，玛暖紧绷的心，终于平静了，同时期待着明天钱文彬的到来。

次日上午，钱文彬如约而来。一番寒暄之后，玛暖说：“钱老师，我们先签份协议吧。请先过目，有异议可以提出。”她拿出两份早就起草好了的协议，将其中的一份递给了钱文彬。钱文彬接过她递的那份协议，看了一眼玛暖，又看了一眼那份协议，然后故作郑重其事的样子，笑道：“玛老师，哦，不，应该叫你玛老板。我不是来打工的，我只是来义务帮忙的，所以不用签协议吧。”

“是呀，你是来义务帮忙的，但也是我请来的，所以签份协议就更有必要了，得保护咱们各自的合法权益。赶快看，要是没问题的话，就签个字。等会儿顾客来了，我可能没时间跟你谈了。”玛暖催促道。

“好吧，我签。”钱文彬拿起笔，直接把协议翻到最后一页上面，一眼没瞧，就签了字。

“你怎么看都不看，就把字给签了？这也太随便了点！”玛暖对他说。

“我相信你的为人。“钱文彬莞尔一笑，说道。

“还有，每个月的酬劳，你说个价吧，只要我付得起。”玛暖说。

“你不用付我工资，我只是来帮忙，帮助镇上的老年人做点小事，不是为了钱。希望你能明白，玛老板。”

“那哪行呢？你是我请来的。再说我也不想欠人情。”玛暖说。

钱文彬目光环顾了超市里的四周，说：“要是你真觉得欠人情呢，那以后我需要什么百货，就从你这里拿回家，不付钱了。这样就不会有谁欠谁之说了。你看呢？”

“这样也好。”玛暖说道。

还未等到他们谈完话，就来了一位老人买东西。结账的时候，玛暖发现老人除了几件日常用品，还有三袋米和一袋面粉。结完账后，玛暖问这位老人：“老伯伯，您一下子买这么多，怎么拿回家？”

“搭自行车后座上就可以。麻烦你给我几根绳子。”老人边付钱，边说道。

“哦，老伯伯，我这里从今天开始，实行为老年人免费送货上门。你只要把住址登记一下就可以了，你所买的东西，稍后将有人配送上门。所以呢，你付完账不用带东西，空车回家等候吧。”玛暖对他说。

“这太好了，玛老板，你这人真好，能为老年人考虑这么周全，真难得！”老人满脸高兴地说道。

“别这么说，老伯伯。谁都有老去的一天。我只是顺便考虑到的。”玛暖边说，边拿出笔和纸给老人。

 在老人写住址的同时，玛暖补充道：“老伯伯，以后要是不方便出来，或者雨雪天的时候，您需要什么东西，直接打这里的电话，就会有人将东西送到您家门口。您拿了东西直接付款，送货上门的配送员会代收的。”

老人留下住址，对玛暖说：“玛老板，你真的太热心了。我都活了大把岁数了，还真的是头一回遇到这么热心的老板。”

“老伯伯，您高抬我了，走好。”玛暖微笑说道。

老人走后，钱文彬边搬东西，边对玛暖说：“我说照这么下去，咱们镇以后的超市就会只剩下你家了。其他几个超市，离倒闭越来越近了。”

“为什么这么说？听着像我是小镇上的灾祸似的。”玛暖说着，皱着眉撇着嘴，看着钱文彬。

“我是说真的，因为你太热心了。你是小镇上的福星，为老人们带来了帮助，会有更多的人支持你的。行了，我先送货去，人家老伯伯还等着。走了。”钱文彬骑上了电动三轮车，在玛暖视野里一点一点地缩小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五）

自从玛暖实行送货上门的方案后，镇上的老人们一传十，十传百，百传千。这宣传力度，比广告还大，还管用。仅仅几周的时间，消息就传遍了整个小镇。

玛暖的超市越来越兴旺。这时的她，牵挂于心的是夏阳村的几位残疾的孩子。本来早就想去看看他们，只是改行之后到现在，一直忙着打理超市，实在分身不出。如今超市经营得有模有样，那沉在心湖的念想，就又浮了上来。

这天，又是个周末。钱文彬午后到超市后，玛暖跟他说今天放他半天假，她有事要忙。钱文彬一愣：“什么事啊？要不你去忙，我替你看店。在这超市都待了两三年了，每样东西的价格，我都一目了然，不会出错的。”

“你是待傻了吧？我不在店里，你看店。那万一有人需要送货上门，你一走，谁来看店？”玛暖问道。

钱文彬只是默默地站着，无言语。他不明白玛暖为什么今天突然要放假半天：难道是想换人吗？嫌弃他那条残缺的腿吗？是怕别人笑话她吗？还是……

还没容他往下想，玛暖拿了一堆东西。看着站着的钱文彬，走了过去：“看来你今天也空闲着，那就陪我一起看看几个孩子吧。你开车，我坐你的车去，东西也好放。”

“孩子？”钱文彬一脸的疑惑。

“嗯！村里那几个残疾孩子，我想去看看他们。你陪我一起去？”玛暖看着他。

“原来是这样呀！你咋不早说。我还以为你是在炒我鱿鱼呢。”钱文彬深深呼一口气。玛暖眨了眨眼，拍着他的肩膀：“放心，我炒谁鱿鱼，也不会炒你鱿鱼的。你关门，我把东西拿到车上，等你。”

“好嘞。”钱文彬笑着，刚才不解的郁闷已经抛至九霄云外。关了店面，他骑着电动三轮车，载着她，往夏阳村奔去。一路上，谈笑风生，笑声连绵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六)

  如今的夏阳村，已经失去了往日的生机。村里除了年老的乡亲们，剩下的就是几位无自理能力的残疾人，这其中包括成人和孩子。  玛暖之前去过一次。她了解到，村子里除去几个因工伤事故致残的成人，剩下就是两位患上了疑难杂症的孩子。

磊立今年17岁了，但看上去还像是五六岁小孩子的身高。他患上的是软骨病。磊立从学会走路那时起，就经常摔跤，骨折也是经常的事。当时磊立的父母发现自己家孩子与别人家的孩子不一样，带着他去了乡镇医院。那时的乡镇医院比现在还简陋，医生的临床经验又不足。医生对他父母说，孩子缺钙，多补钙会消失的。开了几瓶钙片，就回家了。但磊立不但没有好转，摔跤骨折的情形比先前更厉害了。磊立的父母焦急万分，又带着小磊立去市医院，市医院又转到省医院。省医院的医生告诉他们，孩子得的是软骨病，手术可以改善一些现状，但是无法治愈。听医生这么说，磊立的父母心灰意冷，带着他回到家。对农民来说，手术的费用就像一个天文数字。就这样，磊立的病就被耽搁了。磊立从那以后，就没再长过一厘米的身高。接着是日日夜夜的疼痛，全身骨骼渐渐变形，无法站无法行走，无法再走出家门半步，无法再看看外面的天空。整天，只能与小床为伴。这些年，都是母亲一个人照顾着磊立。磊立的父亲，自从磊立七岁那年离开了夏阳村，就没回来过。人们都说，这个狠心的爹，是不会再回来了，可苦了他们母子。

玛暖去见的第二个残疾孩子，是君军。与磊立相比，君军的生活是幸福的，不过他患上的是已被世界瞩目的罕见病——进行性肌营养不良。君军六岁的时候，妈妈发现有一天他突然走路很缓慢，而且步态不稳，就像鸭子走路的样子。不过她没放在心上，以为小孩子淘气，故意做做样子罢了。可是之后的一周，孩子走路越来越慢，容易摔倒。有一天，孩子对她说自己不想爬楼梯了，爬楼梯腿非常吃力。孩子这样说，把她吓出一身冷汗。她连忙打电话把正在外面跟客户谈事的丈夫叫了回来。丈夫回家后，正看见儿子正吃力地扶着楼梯栏杆一梯一梯地走下来，他也蒙了。走上楼梯把儿子抱了下来，儿子在他身上很安静，只是低泣地问他：“爸爸，我这是怎么了？是不是以后不能走路啦？”

“不会的！宝贝，你只是病了。等病好了，你就和原来一样喽。爸爸带你去看医生，一定会好的。”他抚摸着儿子的小脑袋，安慰着。

他们带着儿子，开始四处求医。但小君军的病情并没有出现任何的好转，反而变本加厉。走路时无力的次数和程度一天天增多、加大，吃饭时，筷子也会经常掉落。 小君军的父母抱着最后一丝希望，带着孩子去了省里的一家甲等医院。一系列检查之后的结果把他们最后一丝希望都浇灭了。那年，小君军才十岁，还是个孩子，却被确诊患上进行性肌营养不良这种世界疑难杂症。医生宣布他的生命最多活不过二十岁，也就是说他还有十年、甚至十年不到的生命。他的父母，在听到这消息之后，一下子全僵住了。这消息，如尖锐锋利的刀子，刺着他们那颗已经痛到极点的心。

“给孩子开些安慰药吧。”医生说。

“安慰药？”小君军的父亲惊愕地问道。

“对，就是可吃可不吃、没有任何作用的药。主要考虑到孩子还小，得给他留点精神上的希望，让他少点不必要的忧虑，毕竟能活的时间太少了。”医生补充道。

“好吧。”父亲说，从喉结里发出一丝颤抖的声音……

从此以后，小君军的父母不再带着他四处求医，而是每天照顾着他的日常生活，每天陪伴着他。君军的父亲辞掉了原来的那份高收入高酬劳的工作，找了一份低收入的工作，只为有更多的时间陪伴在孩子身边。他每天晚上回家与孩子共用晚餐，帮孩子洗个澡，再给孩子讲一些故事，哄孩子睡觉。这些事情从前都是妻子一个人做的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七）

  玛暖这次与钱文彬一同去看望磊立和君军，是下午的时候了。从磊立、君军这两个孩子家里出门，已接近傍晚时分。钱文彬问她，是不是直接回家。她说今晚不回家了，直接回超市，超市里还有一大堆事情等着她回去整理。

  回到超市，在路上一直默默不言的钱文彬终于长长地叹了一口气。玛暖问他：“你好好的，叹什么气？”

“这两个孩子真可怜，也挺难为他们了。”钱文彬说。

“是啊，一个没爹爱的孩子，一个有爹疼的孩子，一个没钱耽误了治病的孩子，另一个是有钱治疗但无法治愈的孩子。这人与人，就是没法比。”玛暖也叹了口气。

“谁说不是呢？以后我想常常去看看他们。虽说不能帮上什么忙，但可给他们点精神温暖吧。”他望着正在忙于整理账单的玛暖。

“行啊，没问题！我本来就想经常去看看他们，正好你陪着，也很好。能问一个关于你的问题吗？”玛暖打趣地说。

“我的问题？什么问题？”钱文彬疑惑着。

“就是想问问你，为什么一直做着单身贵族呢？”

“妈呀，我还以为是什么问题呢。你看我吧，没钱没权，还有腿落下的残疾。平时在家炒炒股票，跑跑银行，也就能养活我自己。哪个女人愿意跟我过呢？再说单身也不错，像我这样的人。”钱文彬说得很轻松。

 “我愿意！还有你那个腿残，也只不过是个伤疤。和磊立、君军比，你的伤又算得了什么？”玛暖不知哪里来的勇气。

钱文彬显然对玛暖的大胆表白感到意外。“你说得也对，与他们相比，我根本算不上什么。可你想想啊，就是你愿意跟我生活，别人会怎么看？”

“管他们干什么？我就过自己想要的日子。要是看中有钱有权势的人，我也早就嫁了，何必等到现在都未婚呢？他们是比你有钱有权势，但他们的心，比不上你那么善良，那么温暖。”玛暖一脸淡定，看着钱文彬。

“我明白了，不过也太突然了。你得给我一些时间，容我思考思考吧。”钱文彬说。

“这是当然的，我会一直等着你。”玛暖看着他，眼神里淌露着坚定与执着。

第二天开始，钱文彬准时到玛暖的超市，帮着玛暖做着送货上门的差事，只是，对那天的事，只字未提。只是在他们一起去看磊立和君军的时候，他经常会缠着她去她家，陪她的父母一起聊天、吃饭。这一次两次的，倒也没察觉什么不对劲，但次数多了，她的父母还是能觉察的，但都装不懂。私底下，父母问过她，她就说成是她正谈着的对象，顺路经过，来看看他们。听她这么说，父母就安心了。父母说都三十几岁的人了，找到一个可以依靠的伴侣就好了，别再挑剔了。他虽然腿上落下了残疾，可也具备了照顾她的能力。只要他对她真心，只要她生活得幸福，就足够了。他们做父母的，也就踏实了。 
  秋去冬来，21岁的君军没能熬过这个冬季，离开了爱他疼他陪伴他走完生命中最艰难的里程和最后日子的父母。离开君军家的时候，钱文彬抓住了玛暖的手， 紧紧地，一直没有松开。

